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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 

在2016年2月藏歷新年期間，大量中國軍人 
在甘肅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爭爆發。 
(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II: 基督教

1 �信仰復興：自1980年以來，基督教信仰在中國迅速擴張，到
2014年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據估計分別達到5800
萬和1200萬，其中註冊和非註冊信眾的人數基本各占一半。
城市中受教育專業人士和富裕企業家的信仰人數顯著增長。

2 �主要政治管控措施：中國當局一直試圖對基督徒進行管
控——鼓勵，有時甚至是強制，他們加入國家認可的教
會。這些教會隸屬於各種“愛國教會”，並受“政審合
格”的神職人員領導。那些因神學或其他實際原因而拒絕
在國家認可的教會登記註冊的宗教領袖和信眾，將遭遇禮
拜活動場所被查封的風險，並會面臨拘禁、毆打、失業甚
至入獄。

3 �習近平統治下的基督教：自2014年初以來，在官方有關 “
西方”價值觀和宗教“中國化”的一片聲浪中，地方當局
採取了更多手段來遏制基督教的傳播。他們使用了一些以
前甚為罕見的打壓措施，包括把矛頭指向政府認可的教會
及其領導人、抓捕受理涉及基督教案件的人權律師、阻擾
耶誕節慶祝活動等等。在最近對一些被政府認定為“異
端”的類基督教團體的打壓行動中，有超過400名宗教領袖
和信眾被捕入獄。

4 �在十字路口的天主教：北京和梵蒂岡之間的關係似乎即將
取得積極突破。據報導，雙方正在致力於達成一項協議，
事關對於中國一下子出現的超過40個主教職位空缺，如何
任命教皇和共產黨雙方都能接受的主教。

5 回應與抗爭：日益嚴厲的打壓已經引發了來自教會領袖和
信眾的強烈反應，其中包括一些來自官方“愛國教會”的
頗具影響力的人士。基督徒們發表聯名信、抵制官方慶典
儀式、舉行室外禮拜、聲張他們的合法權利，甚至用自己
的身體阻擋官方拆除十字架。很多基督徒也採取了更為細
緻的戰術來削減政府管控的影響，比如將傳教活動與慈善
活動相結合、參加私人組織的山區講習班、培養與當地官
員的合作關係從而減少遭受迫害的可能性。

主要調查結果
迫害嚴重程度:

天主教 
中度

基督教新教

高

迫害變動趨勢:

 天主教

略有降低

基督教新教

增加

特別報告: 中國靈魂爭奪戰

32



“要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

透。” 

—習近平在2016年4月的講話 1 

“我會強烈要求[省民宗委]…立刻

停止此類撕裂黨群關係的拆除十字

架的謬行。”

—浙江省基督教協會發表於2015年7月的一封

公開信 2 

浙江省三江教堂是一個受
政府認可教會的財產。
這是三江教堂2015年4月
被拆毀前和被拆毀後的
情景。

圖片來源： Shanghaiist/ 
China—in His image (英
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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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演變
基督教據信最早在西元7世紀就已來到中國，但到了唐王朝滅亡的西元907年，它已經被打壓殆
盡。在元朝統治下的13世紀，基督教重新在中國出現並且經歷了週期性的起伏消長——取決於
基督徒與帝國統治者的關係以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3 在民國時期（1911-1949），像孫中山
和蔣介石這樣的首腦人物都是基督徒。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當政之後，中國政府驅逐了外國傳教士。在1950年代，中國成立了幾
個“愛國教會”，從而在切斷與外國教會之間關係的同時，建立起黨和政府與中國數百萬基督
徒之間的聯繫。其中包括成立於1954年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Protestant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4 成立於1957年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5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即便是隸屬於政府的宗教團體也遭到解
散，所有的公開宗教活動都被禁絕。不過，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主導
了一段相對的宗教開放時期。那些愛國教會得以恢復，政府還提供資金修復教堂和一些重要的
宗教聖地。

但即便在這一段更為寬容的環境中，週期性的鎮壓也是中國基督徒與政府之
間的關係的特徵，尤其是針對那些沒有在政府登記註冊的教會和宗教領袖。
由於中國政府將基督教視為西方國家發揮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和西方價值觀
與民主理念向中國進行滲透的管道，因而經常由於某些有國際關聯的事件而
引發中國政府對基督教團體的打壓。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之後和2008年北
京奧運會之前所發生情況就是如此。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某些團體，其影響
力一旦超越了他們的省份，便會因“邪教”6 的名義被查禁。7

鎮壓運動的典型特徵通常包括突襲未經登記的查經聚會或宗教儀式、抓捕數百名宗教領袖和信
徒。在胡錦濤當政期間，絕大多數被捕的人在短期行政拘留之後都被釋放，但每年都有數十人
被判處“勞教”或入獄。8

在“文革”結束後的三十年裡，中國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官僚機構日益龐大，規章條例日益繁
多。隨著2005年實施新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海內外的一些觀察人士曾經樂觀地估計這
些新的條例或許能讓家庭教會獲得登記註冊，並且無需隸屬於官方的“三自愛國運動”教會。
然而，那些教會領袖和試圖幫助他們的律師們很快發現登記註冊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甚至連嘗
試都是危險的。結果，到了2010年，只有為數不多的信眾團體獲得註冊，在北京一地據估計有
2000間家庭教會，而相比之下只有5所 “三自愛國運動” 的教會及8個下屬的聚會地點。9 

那些一直拒絕加入官方認可教會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和會眾，就他們的猶疑給出了神學的和實際
的理由：

•  神學理由：對於天主教徒而言，爭論的焦點是他們對梵蒂岡權威的信仰。正如教皇本篤十六
世在2007年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一封信中寫道的，“如果一個教會旨在‘獨立’於羅馬教廷，
就宗教層面而言，這是與天主教的教義相違背的。”10 有些新教教徒也表達了類似的關切，
他們認為 “他們（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領導是共產黨，而我們的領導是耶穌基督。” 11 還
有一些基督徒則發現“愛國教會”為了迎合中共優先關注的問題而更改教義，而這些更改是
與他們自己對《聖經》的理解大相徑庭的。

•  歷史理由：有些非官方教會的宗教領袖和信眾則因為厭惡那些“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領
袖們在毛澤東時期迫害基督徒的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而拒絕與之為伍。12

“他們（三自愛國運 
動教會）的領導是共 
產黨，而我們的領導 
是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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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制度：對於很多非官方教會而言，與申請註冊相關的種種行政要求令人不堪重負而且
不切實際。13 而一個教會一旦登記註冊，政府則時常會干涉教會活動的管理，甚至佈道的 
話題。有時，在一個地理轄區之內，獲得許可的“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數量是受到限制
的，這意味著一個非官方教會必須與一個更大的“三自愛國運動”教會合併而不能自己單
獨註冊。14 數量有限的官方教會又導致教堂人滿為患，這從而又刺激了非官方會眾團體的 
形成。15

•  安全原因：登記註冊的要求之一是申請人須向宗教事務官員提供成員名單。鑒於以往的宗
教迫害運動，很多家庭教會領袖們不願意這麼做，主要是擔心這些資訊可能被當局用來襲
擾他們的會眾成員。16

基督教在當今中國
儘管時不時地遭遇打壓，有時在某些地區甚至是殘酷的迫害，自1980年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總體
上的發展軌跡還是呈現出顯著的增長，其中包括胡錦濤當政的十年。在中國很多地方，當地官
員和教會（包括註冊的和未註冊的）之間形成了合作的或者至少是容忍的關係。

各種對中國基督徒人數的估算懸殊很大，部分是由於未註冊教會禮拜的信眾不大可能在人口普
查或輿論調查中坦言他們真實的信仰。2014年，國家宗教事務局（SARA）的報告說，中國有
在政府註冊登記的2900萬新教徒和570萬天主教 。 17 而可資利用的調查和學術研究結果則顯
示，至少另有同等數量的信眾在非官方註冊場所進行禮拜活動，由此得出的估算是有5800萬新
教徒和大約1200萬天主教徒。18

這些時常為觀察人士所引用的信眾人數，使得中國基督徒的總人口達到7000萬，也使得基督教
在中國成為繼漢傳佛教之後第二大有組織的宗教。有些學者和福音派機構相信中國基督徒的實
際人數可能高達一個億，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非官方教會。19 由於官方教會和非官方教會之間
的界限日益模糊，對基督徒人數的估算也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在有些地方這兩種教會的領袖們
達成默契，信眾個人可以在多個場所進行禮拜。20

中國基督徒的宗教活動包括諸如星期天的禮拜儀式、查經小組、祈禱會、聖
餐禮和洗禮等常規活動。中國的天主教徒會為耶誕節、復活節、聖靈降臨
節、聖母升天節等節日舉行特殊的儀式（大彌撒）。21 中國的新教徒也紀念
耶誕節和復活節。有些中國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些農村地區，會進行一些糅
合了基督教和中國民俗傳統—諸如祭祖和看風水等等—的“複合型”活動。22

即便是從官方資料來看，基督教的傳播也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這些資料只包括了年齡在18歲以
上並在註冊教會進行禮拜的信眾。這些資料顯示，新教徒人數從1982年的300萬增長到了2014
年的2900萬，增長近10倍。23 或許在過去十年，基督教最顯著的增長發生在中國城市地區。這
一增長導致了被一些學者稱為“老闆基督徒”的出現——富有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和企
業家。24 雖然如此，基督教在農村地區也依舊盛行。25

基督教的增長可以部分的歸功於在毛澤東死後，由於管制的放鬆而帶來的廣泛的精神追求的復
興、更多的個人自由和經濟繁榮，以及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很多中國人失去吸引力之後而
產生的道德真空感。不過，還有其他一些具體因素推動了基督教的擴張，而代價或許是漢傳佛
教和道教等更加“本土”宗教的式微。26 有些專家認為，在“文革”期間對所有宗教的嚴厲打
壓重新配置了 “宗教市場”，而其他中國（本土）宗教影響力的衰落則為基督教在中國贏得立
足之地創造了契機。同時，隨著國家對外開放並致力於一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規劃，很多大學生
和收入較高的中國人開始將基督教及其與西方富裕國家之間的關聯視為一種現代性的象徵。最

收入較高的中國人開始
將基督教及其與西方富
裕國家之間的關聯視為
一種現代性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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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由於中國敵視宗教的政治環境，新教“家庭教會”在組織結構上的靈活性促進了基督教的
擴張和新信眾的加入。27 這與漢傳佛教和道教的狀況形成了對比，這些宗教的活動與實體性的
廟宇建築緊密相連，而這些建築通常都是固定的、時常甚至是一些古跡，特別容易受到政治管
控和限制。

在社會經濟和結構性的因素之外，儘管勸說他人改變信仰從嚴格法律的意義上是受到禁止
的，但是巧妙的傳教手段直接促進了基督教呈指數級增長。比如，中國的基督徒越來越多的
發起和參與慈善工作。一些大型基金和機構的運作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愛德基金會（Amity 
Foundation）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後能夠募集數百萬美元的救濟資金。還有其他一些較小規模
的活動，諸如通過當地教會贊助醫療診所、文化演出或社會項目。這些活動項目給中國基督徒
提供了個人精神滿足和“做善事”的管道。它們也間接地向那些非信眾展示了宗教對個人和中
國社會的積極影響，並給基督徒提供了一個與陌生人互動的機會，同時還潛移默化地分享了他
們信仰的原則與益處。28

習近平統治下的基督教
習近平於2012年11月執掌中共，基督教此前在中國業已經歷了數十年的大規模增長，但國際
人權宣導團體也注意到，在過去若干年有一股逐漸抬頭的迫害宗教的勢頭。29 由於官方對幾位
主教的任命沒有得到教宗的認可，中國政府與梵蒂岡之間的關係一度相當緊張，而“家庭教
會”則面臨註冊登記、與“三自”教會合併甚至遭查封等日益沉重的壓力。30

這位新領導人上臺伊始，似乎形勢並無明顯變化。不過，人們還是注意到2013年在全國各地發
生了數十起打壓事件，尤其在北京、河南和山東。31 到2014年底，針對基督徒，尤其是對新教
徒和幾個不同的“類基督教”團體的迫害事件出現了激增。32 中國的一些過去給基督教提供相
對寬鬆環境的地區成為新的引人注目的鎮壓區域，直接遭受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人數比過去多出
數千人。這種高強度鎮壓行動一直延續到2015年和2016年初。33

在迫害日益加強的大背景下，習近平當政後，出現了若干新現象：

1.	 拆除十字架運動： 自2013年3月開始，浙江省各地當局開展了一場為期
三年的所謂“三改一拆”運動，實際上主要是針對教堂建築。到2016年中
期，至少1500座教堂的屋頂或牆面上的十字架被拆除，超過20座教堂被拆
毀。34 運動最初是在溫州這樣的大城市進行，然後很快波及全省，甚至蔓延
到農村鄉鎮。成為打擊目標的主要是新教教堂，不過也有數十處天主教禮拜
場所的十字架遭到拆除。這場運動到2016年初依然在迅猛開展，據報僅在
2016年3月3日一天就有49處十字架被拆除。35

當局試圖用“違章建築”、“違反規劃”等藉口為其之前的強拆行為辯護。在某些案例
中，有的教堂確實超過了政府批准的範圍，36 但是政府的內部檔案則顯示出，這場選擇性
的以教堂為目標，集中拆除十字架的“三改一拆”運動還有其他動因。37 雖然不如浙江省
這樣系統性地進行，但是在福建、河南和安徽等基督徒相對較多的省份據報也出現了強拆
教堂的情況。38

這場運動的規模以及與之前對基督教的寬容所形成的反差，已經在中國的基督教群體中產
生了一種危機感。2014年以前，浙江省是一個對基督教相對開放的省份。當局對基督教採
取了寬鬆的政策，甚至未經註冊的基督教團體也能獲准建造自己的禮拜場所。有報導的迫
害事件寥寥無幾。39 而在過去兩年，由於信眾們試圖抵制官方的打壓運動，緊張關係日趨
升級，靜坐抗議、大規模拘禁和部署鎮暴員警等狀況日益頻繁。40 有些抵制行動導致了悲劇

到2014年底，針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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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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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結果。在2016年4月，河南省一名牧師的妻子遇害，當時她和她的丈夫因試圖阻止政府
拆除他們的教堂而遭推土機掩埋。41

2.	 對政府認可的教會及其領袖的打壓： 浙江省此次“反十字架”運動中 
最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大量“三自愛國運動”教會下屬的教堂成為打 
擊目標。由於來自政府許可的教會的牧師，甚至那些政府下屬的各種 
“愛國”宗教協會的領袖們，一直力圖規避政府的干預，他們也要面 
對拘留和監禁等懲罰—如此待遇在過去只屬於他們的那些“家庭教會”
同仁們。 
 
其中最為突出的案件當屬包國華案和顧約瑟案。包國華是政府下屬的中
國基督教協會成員和一座政府許可的教會的牧師，他在2016年2月被判
入獄14年。42 顧約瑟是浙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和一座政府許可的大型教
會的牧師。這座教會曾經被政府樹立為中國宗教自由的典範，顧約瑟牧
師被開除出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愛國運動”教會並於2016年1月至3月遭
到拘押。43

中國政府聲稱這兩起案件都涉及財務問題，但是這二人公開反對拆除十字架運動的立場，
以及他們遭遇懲罰的時間點都讓很多觀察人士相信政府對他們的指控是捏造的和報復性
的。嚴懲“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牧師的案件在浙江省之外也有所報導，其中包括2014年河
南省判處張少傑牧師入獄12年。44 在2013年之前，“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領導人受到如
此懲處的案例非常罕見。45

3.	 大規模拘禁“邪教”組織成員： 自2014年初開始，中國各地當局強化鎮壓，甚至剷除各
種“類基督教”派別團體，這些派別與主流的新教幾乎沒有任何關聯。這些團體的數百名
神職人員和信眾遭到拘禁或被判入獄。這次打擊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2014年5月的一起事件
而引發。據稱這次事件中，一名婦女由於拒絕向那些勸說她入教的人提供電話號碼，在山
東省的一家麥當勞餐廳被數名“全能神教”（亦稱“東方閃電”）信徒毆打致死。46

然而，對中國法院若干判決的一份分析結果顯示，此次運動打擊的目標還包括與麥當勞餐
廳事件無關的其他8個“類基督教”團體。47 在這些法院判決中，大多數人被判入獄似乎是
因為他們和平地行使信仰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而非由於涉及對他人實施暴力。
這次運動中被清除的人士都是根據《刑法》第300條遭到起訴。這一條款用來懲治 “組
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依法最高可以判處（被告）無
期徒刑。此法條創制於1999年底，用於開展鎮壓法輪功團體的運動（詳見法輪功章節）。
法庭檔案顯示，至少有439名來自各“類基督教”團體的人士，在2014年1月至2016年 
5月之間根據這一條款被判處最高10年刑期，各起案件涉及28個省和直轄。48 有關起訴在 
2014至2015年達到高峰， 2016年初開始放緩，大約80%的起訴與備受爭議的“全能神
教”有關。49

這些調查結果有助於解釋設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所公佈的資料，這
些資料注意到在2014年基督徒被判入獄的人數急劇增加。50 但是無論主流新教領袖還是來
自地下“家庭教會”的會眾都有人因《刑法》第300條的規定而遭到指控和判罪，這一現
象顯示一個旨在迫害某一個宗教團體的壓制性法律工具，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施加其他團體
身上。事實上，據說有幾位政府代表對一位人權律師解釋說，在他們管轄範圍內的任何非
官方宗教團體都可能被當作“邪教”並因此受到懲處，無論這個團體是否在政府查禁的名
單上。51

來自政府許可的教會 
的牧師，他們也要面 
對拘留和監禁等懲罰 
——如此待遇在過去 
只屬於他們的那些 
“家庭教會”同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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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壓協助教會的律師： 多年以來，那些代表受迫害信眾的律師一直面臨官方的打擊報復，
手段包括剝奪律師資格、監控和人身傷害。在2012年之前，有少數維權律師遭到拘留和
監禁，比如高智晟和王永航律師，但這似乎是由於他們為法輪功學員辯護而引發並非是由
於基督徒。在習近平統治下，維權律師被捕入獄的人數總體上有所上升。作為2015年7月
開展的鎮壓運動的一部分，若干曾經協助受迫害基督徒的律師和法律活動人士被捕，遭遇
數月的拘禁、虐待和強迫在各種媒體上認罪並詆毀自己維護人權的工作。突出案例包括張
凱律師案和法律助手趙威案。52 其他一些律師，比如李和平，直至2016年9月還依然被拘
押，並將面臨“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53 據報導這三位當事人自己都是基督徒。

5.	 加強阻撓耶誕節慶祝活動： 耶誕節在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商業性節日，54 但是從
2013年開始，中國當局開始在全國不同地方採取措施防止基督徒在一起進行禮拜或慶祝耶
誕節。55 非官方的教會報導說，他們在組織大型的祈禱會或聚會時遇到了更大的障礙。西
安市和溫州市的政府當局則採取措施限制兒童參與耶誕節，還在2014年禁止大學生慶祝耶
誕節。56

總而言之，種種這些趨勢反映了有關新教團體和政府之間關係的一些潛規則發生了顯著變化。
由學者特蕾莎·懷特（Teresa Wright）和建瑞珍（Teresa Zimmerman-Liu）在2013年4月發
表的一篇文章，描述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政教關係的各種不同模式，其中包括對註冊教會更加
寬容、在浙江和廣東這樣省份賦予非官方基督教團體更大的自治權以及在城市地區較少使用暴
力鎮壓手段等等。57 從上述的分析很容易看出，自2013年以來在中國的一些重點地區此類政教
關係的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激發了中國當局與官方和非官方新教團體之間更大的衝突。 

鎮壓運動的加強及其所採取方式的背後有多種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日益普及或許激發了某些
中共領導人採取反制行動。基督徒人數的可靠估算為7千萬至1億，這使得基督教恰好達到了法
輪功在1999年的同樣規模，當時中共對法輪功組織開展了全國性的鎮壓。這個人數也使得基督
教信眾幾乎和中共黨員人數一樣龐大—2015年，中共擁有差不多8800萬黨員。58 與法輪功相
比，儘管中國的基督徒在領導方式、教義和宗教活動等方面都更加鬆散，但是其信眾龐大的人
數和公眾可見度或許已經惹得中國領導人寢食難安。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全國各地的漢族人當中進行傳播的各種管道遍及從貧 
困農民到富有企業家的各個社會階層，並且建立了跨省份和跨國（包括通 
過網際網路和維權律師）的聯繫網路。所有這些特質都符合一些專家認為 
的導致中共鎮壓法輪功的理。59  一份在一些媒體報導中被引用的政府內部 
文件明確表示，浙江省的拆除十字架運動的目的就是管制“過分普及”的 
宗教活動。60

導致加強鎮壓的第二個因素是，官方越來越強調“中國化”基督教並使之“適應”中國的“
社會主義社會”。相應措施早在2012年11月之前業已存在，但是這種論調在之後已經蔚然成
勢並得到了習近平的首肯。在2015年5月的一次講話以及後來在2016年4月的幾次談話中，習
近平提出了中共宗教工作的“四個必須”，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化”，包括宗教教義的中國
化。61 雖然在實踐層面人們對中共領導人提出的“中國化”依然有些不知所云，不過已經看 
到一些表面上的變化。變化之一就涉及到教堂建築的“本土化”—實際上就是降低教堂的公 
眾可見度。這是2014年底在浙江開展的一場運動試點的重要內容，這場運動就是在浙江省內 
的基督教社區實施“五進五化”。62 對教堂建築的重點關注有助於解釋拆除十字架和其他對 
教堂外觀的改動。到2016年中，其他方面明顯的“中國化”包括，從一些帶有民族主義的措
施，像要求在教堂建築上掛國旗，63 到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倡議，像在基督教會眾當中推廣 
中國茶文化。64

西安市和溫州市的政 
府當局則採取措施限 
制兒童參與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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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打壓趨勢背後的第三個因素有關反西方的政治環境以及習近平領導下進行的意識形態整
頓，包括官方針對外國價值觀的影響和海外“敵對勢力”對宗教領域的滲透所發出的警告。此
類言論，再加上尤其針對新教教徒的各種強化限制措施，似乎反映了中共對這樣一個去中心化
宗教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焦慮—這個宗教的領袖們與像美國和南韓這樣的民主國家的教友們有
著私人聯繫，即便基督教實際上已經相當“中國化”了。 

至於具體說到浙江省逐步升級的緊張形勢，省委領導人的主動發起以及該省主辦一個國際性政
治峰會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2012年12月上任的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一直與拆除十字架運
動有著密切關聯，據傳聞他在2013年10月的一次溫州之行中說，大量明顯的教堂建築和十字
架似乎與風景不“協調。 65 中國於2016年9月在省會杭州舉辦20國集團高峰會議則引發了當局
另一輪措施，加快遏制基督教在這個城市的公眾可見度。66

在習近平於2002年至2007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夏曾經是習的副手。67 這種密切的關係
也使得人們推測習近平自己或許也插手了鎮壓運動的發起。68 由於沒有管道獲得中共的內部資
料，因此無法得知實情。但是這場運動已經持續了兩年，引起了國內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批
評，而習近平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加以阻止。

在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儘管中國的天主教也受到了上述事態的影響，尤其是浙江的拆除十字架運動，69 但是政府對待
天主教政策的總體軌跡不同於新教所面臨的局勢，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出現積極的變化。在經歷
了2010年至2012年中國與梵蒂岡關係的明顯惡化之後，到2016年年中圍繞雙邊關係出現了一種
樂觀情緒，並且有希望獲得某種突破，尤其在有關主教任命問題上。

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3月就職，僅比習近平成為中國國家主席早三天。幾乎上任伊始，這位新
教宗便開始對中國和習近平本人頻頻示好。他在當月就給習發去賀信，還任命了某位有中國經
驗的人物擔任梵蒂岡的高級外交官，並試圖在2013年9月同時訪問美國期間與習近平會面。教
宗試圖獲得北京方面青睞的努力在他的言辭中也顯而易見。在2016年1月的一次媒體訪談中，
他表示敬佩中國偉大的文化和古老智慧，還向習和中國民眾發出了農曆新年問候，一位教宗向
一位中國領導人做出如此姿態還是前所未聞。70

北京方面已經注意到教宗的這些努力。在2014年7月至2016年1月之間，中國政府與梵蒂岡代
表舉行了三輪非正式會談，71 同時中國國家媒體對教宗方濟各的報導也一直相當正面。72 北京
方面避免單方面任命主教，2015年8月一位得到雙方認可的主教在河南省就職，這是三年中第
一例此類任命。73  2014年8月，中國允許教宗在訪問南韓返程時飛越中國領空，這是中國政府
首次發出這樣的許可。

由於主教職位在中國累積了大量空缺，雙邊關係出現明顯解凍的時間點就尤為意味深長。職 
位空缺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是源於在1949年以前任命的老一代主教或是退休或是去世。如果北 
京不經過梵蒂岡的認可而在這些職位上哪怕是部分地任命自己的主教，那麼非法主教的人數 
就將從不到10人上升到超過30人。這將會加深天主教領袖們之間的裂痕，他們中有些是只被 
梵蒂岡承認的，有些是得到雙邊認可的，而有些則僅僅是中共機構任命的。教宗方濟各或許 
是有意想避免出現這樣的結果，儘管他最近的努力同梵蒂岡與全世界共產黨政府達成和解的 
政策是一致的。

從北京的立場看，有若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濟各成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更有吸引力的對話者。 
首先，作為一名來自發展中國家（阿根廷）而非西方歐洲國家的國民，人們會覺得教宗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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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太會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政治工具，而中共一直擔心有人利用宗教權威來破壞中國的 
政治穩定。

其次，作為第一位耶穌會教宗，方濟各表示自己與中國有著特殊而強烈的聯繫。耶穌會士們在
向中國引入天主教方面發揮了中心作用，一些奉命（前往中國）的耶穌會代表們，如16世紀的
利瑪竇（Matteo Ricci），與中國的帝國朝廷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關係。74

第三，教宗方濟各所表達的對中國偉大歷史與文化的敬佩與習近平自己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相吻合。教宗示好的舉動看上去已經產生了一些良好效果，一些政府下屬
的天主教機構的領導人敦促雙方就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並允許教宗訪問中國。75

最後，由於在全國各地只有1200萬信徒，儘管存在與境外宗教權威的聯繫，但無論是人數規模
還是地理分佈範圍，天主教或許是中國最沒有政治威脅的有組織的宗教團體。利用當前時機緩
和與教宗的緊張關係，尤其是一位大家認為不太可能利用權力去刺激反共情緒的教宗，將會改
善習近平的國內國際形象。

隨著幕後談判的推進，觀察人士相信桌面上可能會有三種神職任命的安排方案：

•   梵蒂岡向北京提供一份可以接受的候選名單，北京方面來做最終選擇。在越南就是採取類
似的模式。 

•   梵蒂岡做出具體選擇，但之後必須通過中國官方管道獲得確認。 

•   北京方面採取主動，但給予候選人足夠的時間以贏得梵蒂岡的認可。在過去10年裡，若干
神職任命採取了這種方式。76

儘管在梵蒂岡和中國天主教徒中存在一種期望和樂觀情緒，但是在香港和大
陸都另有一部分人對雙邊恢復邦交持謹慎態度。他們擔心北京會迫使梵蒂岡
做出讓步從而加強政府控制，但又未必會減少（對信徒的）暴力迫害和監
禁。不過，對於那些既想效忠梵蒂岡又想免遭政府迫害的天主教徒們而言，
雙方關係的改變能夠解決他們面臨的道德窘境，而且能夠使得教會內部被教
宗認可的和未被認可的各方更加團結。

2013年3月以來實際的事態發展增加了懷疑論者們的擔憂。即便是在中梵關係改善的背景
之下，對地下主教和神父的拘押一直時有發生。 77 上海的馬達欽主教2012年在他的神職任
命儀式上與“天主教愛國會”（CPA）分道揚鑣，之後他一直被軟禁在一所神學院內的家
中。2016年6月，一篇以馬達欽的名義發表的博客文章公開承認當時的決定是一個“不明智的
舉動”，解釋說他“受到外界的蠱惑”，還讚揚了“天主教愛國會”。78 有些觀察人士質疑這
篇貼文的真實性。他們注意到（馬受到）政治高壓和“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如果這篇文章確
是出自馬的手筆，79 同時還對梵蒂岡在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表示震驚。80

另外，2013年4月，政府實施了一套更具限制性的有關主教任命的新條例，以取代1993年開始
實施的舊條例。81 新條例明確要求（主教任命）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援，並且將主教任命的最終
決定權賦予了中央有關當局——尤其是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國家宗教事務局，從而使得主教教
區更加難以通過與地方官員的良好關係而獲得商討的餘地。

重要的是應當注意這並非第一次出現希望。當前正在探討的有關主教任命的提議在2007年也曾

從北京的立場看，有若
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濟各
成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
更有吸引力的對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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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但僅僅三年之後雙方關係又趨惡化。82

政治管控的關鍵手段
中國當局採用了若干主要策略來影響政府認可的教會的發展，同時遏制非官方教會的盛行和 
成長。

1.	 官僚機構的監管和登記註冊的壓力：中國的黨和政府對基督教實施控制的基礎是政府在各
地的宗教事務局系統和各種“愛國”協會，包括“天主教愛國會”、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
新教的“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這些機構的章程傳達了他們明確的政治優先順序。學者
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注意到“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章程“強調服從黨的
領導，擁護政府的權威和社會主義祖國。”83

與這些協會密切合作的教會和宗教領袖們會得到政府資金以及獲准去官方神學院受訓，但
是必須保證做到“三個固定”—固定集會地點、固定領導和固定覆蓋範圍—還要拒絕接納
18歲以下的會眾。84 很多教會領袖和會眾寧可在政府管控之外運作，從而保持更大的自
治，儘管這樣會帶來風險。

同時，中共自己官僚主義的限制使得官方教會實際上不可能滿足國內所有基督徒的需要，
規則又不允許沒有加入“三自愛國運動”或“天主教愛國會”的教會獲得政府註冊。85 其
結果是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法律管轄之外的信仰空間，而地方官員則一直採取各種不同手段
迫使那些未註冊的團體或是解散或是與附近的官方教會合併。

2.	 對禮拜場所的限制： 很多被報導的迫害事例都涉及到地方當局為了限制基督徒在特定的地
點進行禮拜、集會和培訓所採取的各種手段。其中包括，用週期性的突襲驅散未註冊教會
的《聖經》培訓課程，向業主施加壓力取消租房協議從而阻止未註冊教會在他們選擇的地
點集會。86 在更加極端的案例中，安全人員會切斷教會場所的水電，阻止信眾進入或是拆
除教堂建築。 
 
直到最近，這些手段都主要是針對未註冊教會，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城市會眾團體比如北京
守望教會，試圖迫使信眾加入“三自愛國運動”的教會，或是拆分成更小和不那麼有影響
的團體。87 然而在過去三年裡，越來越多的“三自愛國運動”教會也遭遇了對他們禮拜場
所的限制、強拆或是與地方當局的物業糾紛。88 而“三自愛國運動”教會遭遇襲擾和強拆
的趨勢則根絕了非官方教會申請註冊的所有想法。

3.	 對神職人員的管控：各種“愛國”協會的一項關鍵功能就是培訓、任命、指派和管理神職
人員。中共希望培養能夠教導信眾們“愛國”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的“愛國”宗教領
袖。89 24所國家和省區級的“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神學院和13所“天主教愛國會”的神
學院承擔了這些培訓工作。90

心懷抱負的學員們面臨諸多障礙，包括（神學院）偏向於招收年輕申請者（年齡在18至25
歲之間）、文化考試和由當地宗教事務局通過背景審查進行的政治審核。過多的申請人和
有限的名額使得神學院在招生條件上非常苛刻。畢業生還必須完成另外一整套步驟才能成
為“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牧師，包括在教堂見習和神職任命，所有這些都要受到宗教事
務局的嚴密監督並且要得到 “三自愛國運動” 教會各級領導們的批准。

對於天主教而言，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是遴選和任命主教的機構，包括那些未獲得梵蒂岡認
可的主教。近年來，（政府的）一種做法在政府認可的神職人員中引起不滿，政府官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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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強迫那些經梵蒂岡認可而獲得神職任命的主教，去參加那些未獲教宗同意的主教的
任命儀式。而這些“不合法”主教出席其他各種不同宗教儀式或神學院畢業典禮同樣加劇
了緊張關係。91

政府培養和任命政治忠誠的神職人員的努力跟不上基督教在中國擴張的步伐，這也破壞了
中共的既定目標。事實上，學者卡爾森·維拉（Carsten Vala）的實地調查顯示，中共自
己的一些管控措施—包括僵化的培訓課程、對神學院申請人的政治審查，以及政府對教會
任命和神學理論的干預—已經導致了“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牧師奇缺。反之，那些未註
冊教會在領導人培養方面則更加多元、靈活、簡單和自主。這給信眾，甚至 “三自愛國運
動”教會培養的牧師提供了更多機會成為教會領導人，儘管會面臨更多被襲擾的風險。92

4.	 篡改基督教義和進行政治教育：中共認為神學理論是左右信眾政治取向的核心，並一直試
圖淡化基督教信仰的某些方面而宣導另外一些方面。1998年，“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
最高領導人丁光訓主教提出了“神學思想建設”。他提倡“淡化”“因信稱義”的傳統教
義，而強調做“守法好公民”，本質上是要鼓勵中國的新教徒在宗教權威之上更要服從黨
的權威。丁光訓還支持那些符合黨的優先利益的教義解釋，比如維護國家統一和提供社會
福利等等。93 這種神學手段已經成為很多神學院培訓課程和“三自愛國運動”教會佈道內
容的基礎。94

在神職人員中進行定期的“政治教育”是神學院培訓內容的一部分。例如在2015年7月，
上海當局強令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參加“再教育”學習班，主題是當時剛剛結束的中共全國
代表大會。95 與此同時，還投入大量資源以管制宗教書刊的出版，懲治那些印發非官方書
刊的個人，並以從事“非法出版”的罪名對他們進行監禁。

5.	 拘押和暴力鎮壓：那些在非註冊教會堅持領導工作和禮拜活動的人， 
以及反對或規避政府管控的人，都面臨拘押、監禁甚至是酷刑的風險。絕 
大多數遭拘押的基督徒都受到了相對比較短期的拘留，從數小時的審問到 
15天的行政拘留不等。對於占遭拘留基督徒大部分的普通信眾尤其如此。 
然而，每年總有一批主流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遭到長期居留，“被失蹤” 
或被判入獄。 
 

很多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抓捕和監禁案例涉及到教會領袖或神職人員，自2014年以來，他
們在遭拘捕的基督徒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96 這或許顯示了官員們正在採取一個
更加一致的舉措通過懲治神職人員來管控信眾，但這也有可能是針對教會領袖們在與政府
當局的互動中越發地敢言而做出的反應。 
 
遭監禁的基督徒通過律師和家屬定期傳遞他們遭遇酷刑的報告，97 儘管受到這樣的虐待基
督徒並不比其他一些少數宗教團體更加普遍。反而是在近些年，基督徒似乎更容易遭遇拘
禁之外的暴行，尤其是當他們對鎮暴員警和拆遷隊的時候。

經濟獎懲措施 
與佛教寺院相反，地方官員通常不會將基督教堂和神學院看作潛在的帶來收入的管道。但是，
隨著基督教徒人數的增長，一些黨政官員正在鼓勵或迫使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將他們掌握的資
源轉向一些能夠吸引遊客和建設地方經濟的專案上。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卡爾森·維拉
（Carsten Vala）引述了一名河南省宗教事務局幹部的事例，此人說服了河南省新教神學院
的領導人改變了校園的設計方案。修改後的校園設計方案包括一條有各種小吃攤位的步行街，

政府培養和任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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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描述《聖經》場景的真人大小的雕塑，和一座在全國名列前茅的大教堂。98

由於針對基督教日趨敵對的政治環境，地方官員類似的鼓勵已經產生了事與願違的後果。在近
年來一起最廣為人知的強拆案件中，浙江省溫州市的三江教堂在經歷了會眾與政府之間曠日持
久的僵持之後於2014年4月被拆毀。有些官員辯稱這座宏大教堂建築的建造超出了許可範圍，
並以此為強拆行動辯護。然而，據一位熟悉案件細節的牧師說，“原本的計畫並非要建這麼大
的一座教堂，但是政府鼓勵建造一個更大些的，因為⋯⋯政府希望它變成一個旅遊景點。”99

事實上，當地官員還曾經稱之為“樣板建築”。100 但是當省委書記夏寶龍在
2013年底巡視該地區之後，地方官員們的計畫出了岔子。夏寶龍對教堂建築
在周圍風景中過分突出表示了憂慮，有些消息來源稱是他親自下達了強拆指
令。101 在另外的一些案件中，地方官員自己下令拆除了一些位於市區的教
堂，因為他們把這些地塊用在更加有利可圖的項目上。102

除了實體物業的破壞，中國官員還時常給基督徒們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近年來有數十座官方認可的教堂遭到強拆，包括三江教堂，這些教堂都是靠
當地會眾的捐款建造的，有些案例中金額高達數百萬美元。這種方式造就了
信眾與他們的禮拜場所之間一種特別緊密的私人聯繫。當看到教堂建築在他
們眼前被粗暴拆毀時，這種私人聯繫更強化了他們對政府的失望之情。

政府還採取一種更為直接的處罰方式——向會眾收繳罰款以阻止他們參加非官方教會。隸屬“
三自愛國運動”的基督徒也同樣被處罰款，從而防範其他政府任命的宗教領袖的公開反抗。例
如，“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牧師張少傑在2014年被判處徒刑12年並處罰金10萬元人民幣（合1.6
萬美元）。這一判決促使有關當局向張少傑的家屬施壓，讓他們搬出自己的家從而可以將房屋拍 
賣。103 搶奪和沒收房產—包括個人貴重物品—是鎮壓非官方教會、牧師和成員的慣常做法。104 
而政府工作人員一旦被發現參與地下宗教活動，則會遭受無薪停職到開除公職等等經濟報復。105 
自2014年以來，四川和貴州的一些家庭由於參加地下教會的活動而被暫停了社會福利待遇，106 
或是受到警告說，如果他們的孩子隨同父母參加活動，那麼將來的教育機會將會受到限制。107

社會反響和抵制
中國的基督徒們對嚴格的規章制度、社團管控和週期性的迫害運動用各種不同方式作出了反
應。這些反應跨越了註冊和未註冊教會，進一步模糊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由於這些年官方敵
對態度的加強，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在政府認可的教會領導人和信眾中間也相應地增加了，並
導致他們採取更多的應對手段。

不過，中國基督徒最普遍的抵制方式或許只是去政府指定地點之外去尋求更多進行宗教活動的
機會，有時這是得到官方默許的，他們並不直接挑戰政府的宗教政策或是試圖改變政治制度。
這些努力包括：

1.	 無聲地回避限制： 很多基督教領袖和世俗信眾各自每天都會設法擴展自主宗教活動的空
間，同時避免來自有關當局的打擊報復。非官方教會的會眾和查經小組會在私人房屋、辦
公場所，或是飯店會議室等處聚會，而拒絕去官方指定的場所進行禮拜。在2013年的一篇
文章中，學者蘇珊·麥凱西（Susan McCarthy）描述了在北京的政府認可的天主教進德公
益基金會（Jinde Charities），那些神父、修女和志願者們是如何把宗教象徵和精神意涵
巧妙地融入到他們的慈善項目當中。108 世俗社會活動——像參加馬拉松、舉辦聖誕慈善晚
會或是提供地震救援——對於宗教組織的工作人員個人有著重要的精神意義，同時也是展
示基督教在中國社會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的一個手段。 

近年來有數十座官方 
認可的教堂遭到強拆，
這些教堂都是靠當地 
會眾的捐款建造的， 
有些案例中金額高達 
數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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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例子是，有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註冊和非註冊會眾團體的基督徒，在特定的時間
參加了由設在香港的遠東廣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主辦的培訓節
目。這套獲得“三自愛國教會”許可的廣播節目，在複雜的、政治化的官方神學院之外，
提供一個替代性的、低風險的培訓管道。109 其他自主學習的機會包括中國境外提供的線上
神學院課程、由海外牧師和學者在訪華期間舉辦的非官方研討會，以及通過像微信這樣的
應用程式分享的宗教媒體內容。110

這一系列抵制行動的另一個極端是，很多基督徒從事被政府禁止的活動，並想方設法保持
隱密。他們參加在農村山區舉辦的培訓講習班，他們在屋子裡裝備隔音暗室來舉行地下宗
教聚會，印製和散發非官方的宗教出版物，或是通過陸路逃往東南亞國家。111 

2.	 發展與地方官員的合作關係： 很多非官方教會一直尋求與當地幹部、
員警和宗教事務局的人士培養積極的關係。他們努力對指派來監視他們的警
官以禮相待，坦率地告知他們聚會時間，或者力爭展示他們是好人—沒有興
趣激起社會紛爭。112 相應的，一些官員會在他們的轄區內默許“家庭教會”
的存在，而員警在突擊檢查和鎮壓行動開始前向非官方教會的領導人發出警
告。113 這種態勢大大促進了基督教的發展，並且使得非註冊會眾可以建造正
規的教堂建築。近些年隨著針對基督教的總體政治環境的惡化，尚不清楚這
種類型關係的空間有了多大程度的縮減。

3.	 法律行動和教育： 當遭遇抓捕或財產糾紛時，無論是註冊或未註冊教會的領導人和成員都
會與維權律師合作，來提起行政訴訟或是在法庭上為他們的清白和宗教自由進行辯護。儘管
有遭遇打擊報復的風險（包括針對律師自己），儘管成功的希望渺茫，這些努力依然在繼
續。114 在過去十年裡，一位基督教維權人士為全國各地的基督徒進行一系列的培訓，尤其
是為那些來自未註冊教會的信眾，教育他們有關在中國的法律之下他們自身的權利並且幫
助他們辨別官方的那些行動是違法的。據報導，這些課程以及中國基督徒法律意識的廣泛提
高，已經為那些草根信眾提供了談判策略和論據，從而可以在與當地警方的交流中得以運
用，並且在一些案件中阻止了粗暴的迫害行動。115

儘管上述方式在某些時候證明是有效的，但是面對愈演愈烈的打擊或者說作為一個原則問題，
有些基督教領袖和信眾已經轉而採取更加公開和對抗性的戰術來抵制政府侵權或要求更加自由
的註冊登記政策。值得關注的是，自2013年以來，更多來自政府認可教會的基督徒和甚至那
些“愛國”協會自己也已採取這些手段來表達自己的籲求。在很多事例中，這種更加果斷的態
度已經招致當局的打壓，包括拘留、監禁和毆打。公開抵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對政府行為發表書面抗議信：無論是一些知名人士還是教會領袖集體或教友團體，都曾向
政府有關部門遞交過公開信或請願書；這些檔案然後被發佈在網路上，或是通過社交媒體
流傳。2014年之後，寫作和發表了很多這樣的信件，向省和國家當局呼籲在浙江省停止移
除十字架和強拆教堂的運動。引人注目的是，有很多公開信來自政府認可的教會下屬的個
人或機構，包括省屬的“愛國”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和由政府批准的朱維方主教領導的溫州
天主教神職人員。116

2.	 抵制被認為“不合法”神職人員參加的宗教儀式：一些天主教徒一直拒絕參加或參與有未
獲教宗認可的8名主教出席的慶祝儀式。在2012年的神職任命儀式上，上海主教馬達欽靈
巧地擁抱了3位“不合法”主教，沒有讓他們在他身上履行“覆手禮”儀式。117 2014年7
月，北京的一所官方神學院宣佈一位被梵蒂岡逐出教會的主教將會主持畢業彌撒，這個班
級的畢業生拒絕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118

3.	 進行戶外禮拜：當未註冊教會因政府向房東施壓或是政府其他形式的阻撓而被逐出他們 

一些員警在突擊檢查 
和鎮壓行動開始前向 
非官方教會的領導人 
發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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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會場所，有些人會代之以在公共場所進行禮拜。近年來最突出的案例是北京的守望教
會。它曾經是中國規模最大的非官方會眾群體，2009年被迫搬離他們的聚會地點，教會 
領導人開始在公共廣場或公園進行祈禱活動。然而在經歷幾輪抓捕之後，政府的鎮壓措施 
似乎在2015年獲得成效，教會信眾分散成規模更小的“家庭教會”團體或其他形式的會眾
團體。119

4.	 用身體阻擋強拆教堂和移除十字架：在過去數年的很多場合裡，大批信眾——有時一次 
有數百人——聚集在受到威脅的禮拜場所，手挽手組成“人牆”，進行靜坐並且歌唱讚 
美詩，或是堆起石塊阻斷進入場地的通道。120 在有些案例中，鎮暴員警和拆遷隊強制驅 
散聚集的人群，不過尤其在一些比較小的村莊或是比較低調的教堂，信眾們成功了阻止 
了拆毀。 
 
據浙江的一位牧師說，這些方式只是阻止了“相當少”的拆除十字架行動。在另外一些案
件中，他說，會眾們“在十字架被移除之後，馬上又豎起了新的。”還有一種更加間接一
些的回應方式，有些基督徒製作了大量尺寸較小的十字架，可以放在車上，房屋上，或是
路邊，以此來挫敗政府此次運動的關鍵目標——降低這一地區基督教存在的可見度。維權
人士則通過照片或影片記錄他們的努力，並將這些資料在國內外流傳，以期達到最大的影
響力。

未來展望
2012年11月以來，中國當局加強打壓基督徒尤其新教徒的行動似乎達到了某
些目的。教堂頂上的十字架明顯不如四年以前那麼顯而易見了，傳播他們信
仰的“類基督教”團體的成員減少了很多，一些維權律師和政府認可的教堂
領袖們在藐視政府命令之前要三思而行了。

不過從中共的觀點看，政府的行為也產生了一些負面作用。儘管註冊教會和
非註冊教會之間界限的模糊已有一段時間，但日益加強的迫害卻進一步推動
了中國基督教兩大社群之間的團結，也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團體之間的團
結。拆除十字架尤其成為了中國基督徒之間凝聚力的關鍵紐帶。這一原因，
再加上與一些官員個人有關的因素，或許導致了拆除十字架的行動沒有從浙
江擴散到其他省份。

儘管如此，在未來的幾年裡，其他加強管控的因素和強制性的基督教“中國化”可能會在全國
範圍出現。如果當前襲擾和監禁“三自愛國運動”教會及其領袖的軌跡延續下去，非官方會眾
將會更沒有理由去註冊，而“三自愛國運動”教會的領袖和成員們甚至可能會選擇“叛變”，
轉而大批投向非註冊教會。

對於天主教而言，就在本文寫作時，在梵蒂岡和北京之間有關主教任命問題的一個協定似乎呼
之欲出。如果這一突破最終實現，那麼雙邊最重要的問題將是這個協議能否減少中國的草根天
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如果不能，那麼梵蒂岡將進退兩難——如何做出不失原則操守的回應，
同時還要避免新協議不至於破裂。對於像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Joseph Zen Ze-kiun）這樣懷
疑這筆交易的人，這將是最讓人憂心忡忡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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